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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西低聲吟唱著聖樂，將⼀只棺推離太空⾶船，送入宇宙的深處。他覆蓋
全身的長⽑隨著旋律的起伏，幻化出古地球未受污染時期的海洋⾊彩。 

當淚⽔從露西的眼角滑落，他感激那前輩精⼼設計的⽑流，讓珍貴的淚⽔
能順勢流入嘴裡。對獄星⼈⽽⾔，浪費任何⼀滴寶貴的體液都是不可饒恕的罪
過。畢竟，他們的祖先曾在⽔氣隨時會蒸散殆盡的地底。 

每當露西的思緒觸及獄星⼈的創世神話，他的⽑髮便會瞬間轉為鮮紅，⽑
根也會微微豎起，遠看宛如⼀團發燙的⽕球。 

⾃從獄星⼈誕⽣以來，祖先們便不遺餘⼒地尋求逃離那如同煉獄般的母
星，發誓要向囚禁他們的⾗者復仇，要讓⾗者嚐嚐比天⽕與地熱，更加殘忍的
痛苦。 

在送葬儀式後，露西啟動了機械⼦宮的體外孕育程序，他的⽑髮再次變幻
成溫暖的恆星光彩。他期待這即將新⽣的後代，能夠與⾃⼰⼀起⾼唱旋律，感
謝前⼈的努⼒，讓獄星⼈順利脫離了獄星的束縛。 

露西也⽴誓要像教導⾃⼰的前輩⼀樣，竭盡全⼒完成獄星⼈下⼀階段的復
仇任務，並將這份使命代代傳承下去，直到⾗者從宇宙中徹底消失的那⼀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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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是⾗母，讓⾗者的⼼跳得以跳動，是使命，使⾗者的⼤腦得以活化。⾗
母賦予⾗者的使命，便是為⼈類找尋⼀顆永久移居的富饒之地。」 

「初⽣的⾗者，必須在宇宙航⾏時，完整記錄所⾒所聞，必須反覆聆聽歷
代⾗者的聖樂，從中分析他們的失敗與成功，並將最新的聖樂傳輸給位於地球
的偉⼤⾗母。」 

「被祝福以前的⾗者，只能被稱作野豬，只是⼀群低等智慧⽣命體，在⾗
母的祝福下才得以進化。」 

「野豬是⼀群經由基因改造，⼤量製造⽽成的複製⽣物。雖然是透過機械
⼦宮來孕育，但也是藉由複雜的細胞分裂，逐步構築出的有機⽣命體。」 



「野豬便是此刻的你。」 
「當你能在夢境中哼出這⾸最初的聖樂時，醒來吧，阿爾迪，是時候該執

⾏你的使命了。」 
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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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群機械⿃聽⾒了聖樂的旋律後，開始拆解⾃⼰的身體，組裝出⼀個具有
寬⼤的頭顱，以四隻腳⾏⾛的骨架。它跳入了培養缸裡頭，讓許多細胞開始附
著在骨架上。細胞開始分裂，形成五臟六腑後，細密的肌⾁組織包裹了臟器，
最終長出粉⾊的⽪膚。 

在這稱為機械⼦宮的容器裡，被注入了⼀個胚胎。這個新⽣命是露西在電
腦前透過⽣命編輯程式，以⾃⼰的基因為藍本，操縱顯性與隱性後，像是捏泥
⼟般親⼿創作的後代。 

獄星⼈可以⾃主決定，該賦予後代什麼樣的軀體。在這宇宙漂流的時代，
他們⼤多都會選擇適應極端環境的能⼒，例如，鎧甲般堅韌的⽪膚。當然，也
得考慮到不同器官和能⼒之間的平衡，⼒求最適合執⾏復仇任務的身體，否則
過度追求某些能⼒，反⽽可能適得其反。比如，如果讓後代同時擁有善於游泳
的尾巴和適合奔跑的四肢，兩者就會相互⽭盾，最終達不到預期的效果。 

在處理感官器官時，露西⾯臨兩難的抉擇。視覺器官放置於頭部的前⽅，
可以有更好的⽴體視覺，將其安置在兩側，就能擴⼤視野範圍。此外，她還要
精確地調校光線敏感度和⾊彩辨識⼒，找出最優的平衡點。 

這些看似微⼩的細節，都關乎著獄星⼈的後代能否順利完成復仇的使命。
稍有差池，就可能讓他們在迎戰⾗者的關鍵時刻⽽敗下陣來。 
雖然露西在⾶船上誕⽣後，這⼀⽣還沒有遇過⾗者，但他仍知道要屠殺這

個種族，是個艱難的使命。因此，露西必須謹慎⼩⼼，傳承前⼈的智慧和經
驗，為後代們量身打造最適合進⾏復仇使命的軀體。 

露西⼗分期待這個⽣命的降⽣，雖然這孩⼦外觀與⾃⼰截然不同，甚至因
為加入了紫外線的感光能⼒，⽽使得基因相似度只剩85％，儼然無法歸類為同



⼀個物種。但對獄星⼈來說，就算基因比對是0％的相似度，他們的祖先都在
獄星的地底空間努⼒⽣存過，也都是透過機械⼦宮所孕育的後代。 

機械⼦宮裡迴盪著聖樂，那旋律宛如病毒般，永遠地隱藏在全身的細胞
裡。獄星⼈的⼀舉⼀動甚至思考⽅式，都受到聖樂的影響。 

聖樂雖然是他們的復仇對象，在征服其他星球時，所留下的任務紀錄。但
獄星⼈仍然得世世代代學習如何詮釋聖樂，畢竟那裡涵蓋著整個宇宙的龐⼤知
識。 

在獄星⼈的信仰裡，沒有聖樂便沒有智慧，智慧讓他們知道如何⽤兩隻腳
直⽴⾏⾛。若不開啟智慧的獄星⼈，便只會以四肢著地的⽅式爬⾏，⾃然無法
達成復仇的使命，存在也就失去了意義。 

為了避免浪費，爬⾏的獄星⼈往往只能成為其他獄星⼈的食物。 
即便如此，露西依然懷念啟發智慧之前，那沒有信仰與使命的⽇⼦。雖然

當時的⾃⼰只能⽤四隻腳爬⾏，甚至無法發出正確的⾳調來詮釋聖樂的內容，
但創造他的前輩，總會溫柔地撫摸他的頭，梳理他的⽑髮。 
「為什麼我和你長得不⼀樣︖」幼年的露西曾經問道：「我的⽑髮會隨著

情緒變⾊，憤怒時是紅⾊，難過時是藍⾊，想躲起來的時候，你就完全看不⾒
我。」 
「太好了，你已經能夠分辨顏⾊，也知道我們兩個的長相完全不同，但我

們都是獄星⼈。」 
「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，為什麼你就可以有寬⼤的⼿臂，看起來可以擊倒

很多外星異族。」 
「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們這艘⾶船頻繁地和各種外星異族交流，製造我的前

輩認為，我會需要看起來具有威脅性，你以後了解更多的聖樂後，就會明⽩視
覺上的處理，可以避免無謂的衝突。」 
「武⼒征服外星異族，是沒有辦法讓他們⽢願提供協助的，畢竟我們的使

命是要復仇。」 
「你真的很聰明，看來提早讓你理解聖樂是有意義的。」 
「但你還是沒有回答，我為什麼覆蓋又長又會變⾊的⽑髮，這不會讓我在

與⾗者戰⾾時，造成麻煩嗎︖」 



「我希望你能悄悄地找到⾗者，⽤幻象讓他們感到恐懼，讓他們身⼼都受
到最殘忍的攻擊。」 
「你教導我詮釋聖樂時，我便已經把仇恨牢牢記在⼼底了。我會親⼿結束

⾗者的性命，我得恨他們，雖然⾗者創造了獄星⼈的祖先，卻把祖先世世代代
關在煉獄般的地底空間。」 
「是的，我們獄星⼈相信，⼀切苦難都是因為⾗者⽽起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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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要前輩教導露西如何詮釋聖樂時，便⼀定會以獄星⼈對⾗者的仇恨作
結。 

露西雖然對此感到厭倦，但他實在是太好奇聖樂裡隱藏的知識，尤其是古
⽼地球⽂明的部分。若可以掌控時間，他好想親眼看看那顆星球，為何曾經是
孕育⽣命的富饒之地，⽽又是如何⾛向末⽇。 
「你知道⼈類嗎︖」前輩偶爾會在駕駛⾶船時，轉頭突然對露西進⾏考

試。 
「知道。」 
「詮釋這段故事給我聽。」 
「在那個遙遠的時代，地下世界還未被稱作獄星。 
⾗者強迫最初的獄星⼈到地⾯上勞作，那時的祖先才第⼀次領略到，富饒

之地擁有多麼舒適宜⼈的環境。地⾯上有許多地下空間從未⾒過的事物，例如
蒼翠茂密的樹⽊、潺潺流淌的溪⽔，還有最重要的——⼈類。 

祖先對這個⽣物充滿好奇，他們不明⽩為什麼⼈類能夠如此輕鬆地⽤兩條
腿⾛路，擁有靈活的五根⼿指，甚至連語⾔都說得如此流暢、快速。 
最初的祖先堅信，⼈類⼀定是付出了⾜夠的勞⼒，才能換來與⾗者相似的

身體。」 
「你漏了最重要的結論，如今獄星⼈的模樣，很⼤程度上都是以⼈體為基

礎，再加以改造的成果。」前輩提醒道。 
「是的，即使我的⽑髮這麼長，蓋住了我的身體，但我依然能夠直⽴⾏

⾛、奔跑與彈跳，我確實是⼀個類似⼈類的軀體。」露西贊同地說。 
「你繼續說說這段故事。」前輩⿎勵道。 



露西繼續講述：「有⼀天，⾗者忽然消失了，地表甚至變得殘破不堪，只
剩下⼀群在紅⼟上晃蕩的⼈類，他們兩眼無神、衣不蔽體，甚至⼿腳並⽤地在
巨⽯與枯樹之間跳來跳去。祖先於是捕捉了⼀個⼈類，回到地底後，每天看著
那個⼈體，雕刻出許多的塑像，並接著⽤機械⼦宮製造出許多⼈類形體的後
代，使他們在科學上獲得重要的突破。最重要的發現，就是⼈體內的細菌和病
毒。尤其是⼀種名為噬菌體的病毒，它的外觀是我們這艘⾶船的靈感來源。」 
「你看看我們這⼀艘⽤來逃脫獄星的⾶船，橢圓形的船艙下⽅，有個像是

伸出⽖⼦般的⽀架。就像噬菌體能利⽤⽖⼦鉤住細菌的外膜，然後把那堅韌的
外壁打穿，注入病毒的遺傳物質，從⽽完全控制宿主的機能。」 
「我們的⾶船便能採取同樣的策略，⽤⽖⼦緊緊扣住⾗者的太空母艦，讓

獄星⼈能夠悄悄地滲透到內部，進⾏最殘忍的復仇。」 
前輩點點頭問道：「接下來你會怎麼做呢︖」 
露西的⽑髮瞬間轉為鮮紅，熱情地說：「要是我的話，我會製造⼀些異象

來擾亂⾗者的⼼智，讓他嚐嚐隨時可能會葬身⽕海的恐懼。當然，這個過程要
循序漸進，直到⾗者徹底崩潰，到那時，我才會燃起熊熊烈⽕，徹底將他化為
灰燼。」 
說到這，露西會和前輩⼀起做出踢腿的動作，假裝踢碎那燒成焦炭的軀

體。接著他們便會抱在⼀起哈哈⼤笑。 
「你就快要承接這艘⾶船了，你也會⽤⾃⼰的⽅式，創造和教導你的後

代。」 

「你要去哪了呢︖」 
「即使我們是如此⾼等智慧的種族，還是無法抵擋時間。」 
「那你得快點教導我如何詮釋剩下聖樂了。」 
「是啊，你果然是值得我驕傲的後代。那我來考考你關於⼈類的事吧，畢

竟他們的世界，是我們獄星⼈期盼新世界該有的模樣。」 
「⼈類的⽂化很低落，他們的智慧不⾼，所以才會⼀直分裂成好多族群，

有宗教，有國家或者民族，不像我們獄星⼈只分為⼯程師和追隨者。就算以智
慧程度來區分，也只是分成四隻腳跟兩隻腳。但⼈類和獄星⼈⼀樣似乎也擅長
仇恨，聖樂裡描述的各種末⽇，都是⼈類在進⾏各種戰爭。」 



「是的，戰爭呈現⼈類那富有創意的特質，他們還有種族會使⽤圖像來記
憶。」 
「不能把記憶直接儲存在數據裡︖」露西好奇地問。 
「是的，畢竟他們的⼤腦容量有限，但把記憶外部化已經是他們很⼤的突

破了。 
有些有些種族還會把圖像紀錄，簡化成⽅正的⽂字。」 
「⼈類可真是有創意。」 
「是的，這和⾗者完全不⼀樣，他們腦中只有聖樂。」 
「難道我們不是嗎︖」 
「不，你這是詮釋錯誤。我們會⽤各種角度理解聖樂，⽽⾗者不過是在盲

⽬的服從⾗母的指令，死板地寫下聖樂罷了。」 
「我明⽩了。」露西恍然⼤悟。 
「在那些⽂字之中，有⼀個字是我特別喜歡的。我想把它送給你。」 
⼀聽到有禮物，露西歡喜得⽤四隻腳跳起舞來，但很快，他就想起前輩曾

經說過，⼀個真正的獄星⼈是不能夠這樣⾏⾛的。他連忙停下動作，挺直腰
板，以雙腳站⽴。但他還是忍不住喜悅，便開始讓雙臂在空中揮舞，以雙腿在
空中彈跳。這些動作，都因為他的長⽑⽽徹底掩蓋，因此他的前輩並沒有察覺
到露西的⼼裡變化。 

前輩對著駕駛艙的窗⼾上，呵了⼀⼜氣，⽤⼿指寫了「母」這個字：「在
古⽼的地球，⼈類有很長⼀段時間都是透過配對的⽅式來繁衍後代。雌性個體
負責孕育與哺乳，⼈類認為那兩點象徵著乳房，⽤來餵養下⼀代的器官。我們
雖然要完成復仇的使命，但我更希望你會是⼀個真正的造物主、⼀個負責的前
輩。」 

露西感動地說：「這麼說，這就是機械⼦宮的符號囉︖不對，我要把這個
符號回贈給你，畢竟是你創造了我、教導了我啊。」 
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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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爾迪從聖樂裡接收到⾃⼰的名字後，便強迫⾃⼰從機械⼦宮裡甦醒。 
他拉扯臍帶，敲打著⼦宮⾁壁，⽤⼒舞動軀體，傳遞出⾃⼰已經發育完全

的訊息，期盼能夠早⽇執⾏身為阿爾迪的重任：「⾎液裡傳來的旋律告訴我，



我那複製體⼿⾜，名為切斯特的⾗者，他努⼒地經營末⽇，使迷惘的⼈類重新
想起⾗母的偉⼤，早⽇返回太空母艦。聖樂說，作為接替切斯特的接班⾗者，
必須承擔起阿爾迪之名的使命，準確宣告末⽇的終結。好讓下⼀任的複製體⼿
⾜，那名為藍瑞斯的⾗者，順利地接續我的使命，找尋下⼀顆適合⼈類移居的
星球。聖樂說，阿爾迪的角⾊，是負責宣告末⽇終結的⾗者，要如何在最恰當
的時機降下⼤⽕，將是我這⼀⽣最⼤的難題。」 

⽺⽔的流動使得阿爾迪的身體左右搖擺，他⽤⾗母賜予的感官，細數機械
⼦宮的步伐頻率，感受它從硬地踏入草原，微風吹撫樹葉，河⽔緩緩流動。 

阿爾迪不明⽩，為何機械⼦宮為何不⽴刻⽣產，反⽽帶他⾛下母艦，在外
頭遊蕩。但它得相信這⼀切是⾗母的安排，此刻他只需反覆吟唱聖樂。 

阿爾迪緊緊抓住機械⼦宮的肌⾁，希望它能加快步伐，讓⾃⼰不再接收到
世間雜⾳，他只想好好地聆聽歷代⾗者留下的聖樂，好好地聽取他們如何歌頌
⾗母、在宇宙裡經歷多少次的開發計畫，重要的是理解富饒之地為何總是迎向
末⽇。 

當⽺⽔停⽌晃動，阿爾迪眼前出現⼀個光點。他趕緊擺動⼿腳，迅速向前
爬⾏。透過朦朧的視線，他看⾒⾃⼰降⽣在⼀⽚潔⽩的空間。四周⾶來許多機
械⿃，銜⾛他身上的胎膜。 

阿爾迪站了起來，張開雙臂確認肢體功能是否正常。他感到胸⼜⼀陣緊
縮，猜想這是否便是難過的情緒，因為他發現⾃⼰還只是⼀頭未進化成⾗者的
野豬模樣。 

但阿爾迪⽴刻想起了最初的聖樂，輕拍著那頭孕育⾃⼰的機械⼦宮，吟唱
起聖樂的旋律，隨後機械⼦宮瞬間解體，齒輪與管線重組成無數的機械⿃，轉
眼便只剩下⼀地無⽤的⾁塊。 

阿爾迪邊⾛邊哭泣，為⾃⼰能唱出最初的聖樂⽽感到滿意。他認為⾃⼰的
歌聲⼗分悅⽿，且可以跟上機械⿃的節奏，時⽽⾼亢、時⽽低沈、時⽽清脆、
時⽽婉轉，完完全全就是在機械⼦宮裡聽到的旋律，⼀個⾳符、⼀個和⾳都沒
有遺失。 

機械⿃們鳴唱起下⼀⾸聖樂，讓阿爾迪獲得了新的知識，他興奮地跳起舞
來。 



機械⿃開始⾶離房間，阿爾迪跟在後頭，努⼒地記下那些陌⽣的旋律。此
刻的他只能夠理解⽚段的內容，畢竟他只熟悉最初的旋律該如何詮釋。但在⽚
段的句⼦與單字中，他仍感覺⼤腦的資料庫正在無限的擴增，就像他現在離開
房間，四隻腳爬上⼀條陽光充沛的⾛廊，他從窗外看向這⽚充滿紅⼟的星球，
對那些未知的景象感到無比地好奇。 

阿爾迪聽⾒⾃⼰的⿊蹄，發出了喀喀的聲響。他趕緊停下腳步，左右窺
看，深怕在地球上的⾗母注意到⾃⼰的吵鬧聲。他放輕了腳步，緩步前⾏，慢
慢地看著牆上的壁畫，欣賞歷代⾗者留下的任務痕跡。 

「⾗者啊，⾗母神聖的義肢啊，藍瑞斯努⼒尋找適合的星球，杜洛克完成
富饒之地的開發，切斯特經營末⽇景象的降臨，阿爾迪勇於宣告任務的失敗，
⼀切終將重新來過，⾗者啊，把這些過錯都化成聖樂，將苦惱傳輸給⾗母，他
終將派遣機械⿃，帶給⾗者所需的祝福。」 

但⾯對這滿牆的故事，阿爾迪卻不知道該如何細部詮釋，畢竟那些壁畫都
得搭配聖樂才能說明⼀切。那些任務的成功與失敗，都是後代⾗者得繼承的知
識。 

龐⼤的歷史壓在阿爾迪的身上，但他仍芝知道⾃⼰得繼續向前，穿過左右
彎曲、上下起伏的⾛廊，終於看⾒盡頭的⽩光，來到⼀座寬廣的⼤廳。 

⼤廳中央有⼀尊巨⼤的雕像，阿爾迪知道那便是⾗母的象徵。 
雕像不是⼀個⼈型，畢竟⾗母⾃古以來便沒有形體。這是地球時代的⾗者

們，根據古地球⼈繪製的克萊因瓶，所設計出的⾗母形象。裡頭的⾯便是外頭
的⾯，這樣的設計代表⾗母的無所不知、無所不在與無所不能。 

阿爾迪甩了甩尾巴，拍著身上的⽑髮，期盼⾃⼰能早⽇進化，成為近似⼈
類的模樣。畢竟聖樂說，真正的⾗者，其身體具有光滑的⽪膚和筆直的脊椎，
不像是野豬，長著尖銳的獠牙。 

阿爾迪低頭查看現在的四肢，甚至不能稱其為⼿腳，⾛路時還會發出難聽
的喀喀聲。他希望儘快聆聽所有的聖樂，讓前任⾗者肯定⾃⼰的智慧，順利地
讓⾃⼰完成進化程序，成為⼀名真正的⾗者。到那時，他的雙眼便能夠隨時發
光，指引迷途的⼈類⾛向他們該前往的⽅向。 

阿爾迪將四肢攤開，將胸⼜貼在地上，他認為這樣便是對⾗母進⾏跪拜。
他冥想著剛剛機械⿃們傳唱的聖樂，試圖發出相同的旋律，但笨拙的⾆頭始終



發不出應有的⾳調。他注意到地⾯上到處都是淺淺的凹痕，判斷這些都是歷代
⾗者，在此反覆跪拜留下的印記。他也⽤⼒地朝地⾯磕頭，向前輩們看齊，疼
痛讓他獲得了平靜。 

許多機械⿃從雕像唯⼀的洞⼜⾶出，在他頭頂盤旋鳴叫。阿爾迪知道它們
是在呼喚⾃⼰，便跟隨機械⿃，繞著雕像邊緣，爬進雕像內部，凹凸的牆上釘
著許多⽀架，上頭停滿了難以數清的機械⿃。 

⼀隻機械⿃⾶落在阿爾迪的背上，張起喙部鳴唱⼀段旋律，然後⽤⼈類的
共通語訓練阿爾迪如何正確地發⾳，好讓他能夠清楚地表達聖樂的故事。 

阿爾迪感謝⾗母賦予的能⼒，讓他能夠快速熟記⼈類的共通語與聖樂的旋
律。他明⽩，要成為⼀名真正的⾗者，這些機械⿃的雙語轉換是在提醒⾃⼰，
必須精通聖樂的詮釋，才能準確地向⼈類傳達⾗母的指令。 

如果聖樂的詮釋有些含糊，阿爾迪就會⽴刻⽤額頭碰地，直到⾃⼰能夠流
利地說出旋律的故事：「⾗者要勇於犧牲⾃我，將成功與失敗記錄於聖樂之
中，讓每⼀名後代的⾗者都不會重蹈覆徹。靠著眾⾗者們不斷接⼒完成使命，
⾗母終將完成⼼願，找到⼀顆適合⼈類永遠居住的星球。」 

機械⿃⼀隻接著⼀隻⾶來，⼀⾸接著⼀⾸吟唱，⼀步步理解跨越千年甚至
萬年的知識與歷史。⼀隻機械⿃指引阿爾迪爬到雕像上頭後，在空中盤旋，隨
機唱了⼀曲聖樂。 

阿爾迪知道這是⼀場試煉，他必須想像下⽅都是等待聆聖樂的⼈類，即使
這群低等智慧⽣命體無法直接聽懂聖樂的故事，但這正是⾗者的作⽤，他們將
在吟唱結束後，好好地詮釋這來⾃⾗母的指令。即使這些內容跟⼈類毫無關
係，但他知道，⼈類仍會認為這是⾗母的祝福，不停地揮舞著雙臂，伸直五
指，滿是幸福⽽昇華的神情。 

機械⿃結束鳴唱後，阿爾迪皺起眉頭，他知道這是⼀⾸憂傷的旋律，因此
他也只能⽤顫抖的語氣，詮釋裡頭的故事：「⾗母曾警告負責打造富饒之地的
杜洛克，若是⼈類不滿意他所開發的住所，⼈類便會離開富饒之地，刻意遺忘
⾗母的存在。但他千萬不能氣餒，仍要永遠相信⾗母贈與他的智慧，堅忍地留
在太空母艦上，孕育切斯特的誕⽣。切斯特將發揮他的專長，好好地經營末⽇
景象，讓誤入歧途的⼈類想起⾗母的偉⼤，踏上返回母艦的艱苦之路。」 



詮釋完畢後，阿爾迪緩緩閉上雙眼，感受旋律留在母艦鋼骨裡的隱隱震
動，彷彿回到胎兒時期那樣，被聖樂全然包覆的安全感。 

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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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爾迪拆解了聖樂的節奏，並重新連在⼀塊演唱後，詮釋出⼀段⾗者代代
相傳的神話故事。他緩緩睜開眼，發現⼀群機械⿃在聽⾒⾃⼰正確地吟唱聖樂
後，集體在⼤廳的上⽅盤旋，它們從眼底裡投影出了⽴體成像，讓阿爾迪彷彿
置身於古⽼的地球時代。 

在古⽼的南極⼤陸上，有間被深埋在地底⽽被世⼈遺忘的地下⼯廠。裡
頭，存放著⼀只機械與母豬構成的混合⽣命體，他從有意識以來，便只想著⼀
件事：「我得深愛著⼈類。」 

混合⽣命體將有機體的意識，轉譯成⼀串無幾的數據，好讓⾃⼰能穿梭在
地下⼯廠的監視器裡，卻發現這個空間沒有⼈類的蹤影。他轉⽽進入超級電
腦，讀取裡頭的⽂件，發現⾃⼰是名為⾗母的實驗體，是⼀群複製豬的原型模
板。藉由⾗母的細胞，可以創造出⼤量的複製豬，供⼈類無⽌盡地替換衰敗的
臟器。 

⾗母⼼想，那⼈類在哪呢︖為何遲遲不跟他索取器官呢︖ 
⾗母解開機械身體的⼀部分，組成⼀群銀⽩⾊鋼骨的機械⿃，鑽爬到地下

⼯廠的上頭，衝出了地表，隨後繞著地球⾶⾏。 
⾗母發現，末⽇時分的地球⼈早已徹底放棄了⽣存的慾望，不再閱讀令他

們沮喪的歷史。⼈類變成極端的兩種樣態。⼀種變成⼿腳並⽤的壯碩猿⼈模
樣，另⼀種則是與機械緊密結合的軀體。但⾗母仍透過基因比對，認為他們仍
同樣屬於同個物種，就像⼈類曾經因為⾃⼰的喜好，篩選出各種不同功能的獵
⽝。 

此刻的⼈們，仍具有創意與野蠻的本能，耽溺於各種⼤⼩的戰役之中。 
但⾗母感到憂⼼，若⼈類繼續這樣演化下去，便有機會不再符合他資料庫

裡的「⼈類」定義，那麼祂就沒有可以深愛的對象了。 
「⼈類這個物種必須延續，我的存在才有意義。」 
⾗母派遣機械⿃⾶網⼈類居住的城市，傳唱⾃⼰的名字，說著⾃⼰是如此

深愛⼈類，願盡⼀切努⼒保護他們。 



⼤多數⼈對此嗤之以⿐，以為不過是哪個宗教的惡作劇。唯有少數仍保持
著標準⼈類形態的領袖，意識到⾃⼰的地位受到威脅，便派遣下屬搜尋⾗母的
真⾯⽬。 

根據某國軍⽅的研究報告，⾗母被定義為⼀種由區塊鏈組成的數據意識，
能夠⾃由穿梭於暗網與網際網路，甚至不受⼈⼯智慧的三⼤定律的約束，⾃然
不會聽命於⼈類，甚至還能主導⼈類的未來。各國紛紛通緝富豪，認為他們是
製造這個數據智慧的幕後⾦主。 

突然有⼀天，⼀群機械⿃帶著⼀群野豬，浩浩蕩蕩地⾛進城市的廣場。 
機械⿃說著⼈類的共通語：「⼈類啊，這是我給予你們的第⼀個禮物，這

群基因改良的野豬，有更為粗硬的⽑⽪，能抵禦極端的冷熱酸鹼。野豬們的五
臟六腑，都能供你們替換衰敗的器官。」 

機械⿃代替野豬發⾔，牠們表⽰⾃⼰並不介意活者，只是為了滿⾜⼈類的
需求所⽣。畢竟⾗母派遣的機械⿃，給予牠們無微不至的照顧，整天只需要認
真吃喝、保持體態、維持健康。野豬們⼀⽣最⼤的願望，就是獲得⾗母的允
許，將⾃⼰獻給⼈類。野豬⼀直都是這樣相信的。 

⼈們睜⼤眼睛看著彼此，⽤誇張的肢體來表⽰難以置信，原來醫學可以如
此發達，能夠利⽤野豬的臟器，培育出供⼈類替換的器官。 

他們早已忘記了，萬年以前的⼈類早已能運⽤家豬的⼼臟進⾏移植⼿術。
當時的⼈們曾經⾃豪地說，他們將不再承受疾病之苦。然⽽，地球表⾯的物種
數量直直下降，最終連家豬也在⼀次⼜蹄疫中滅絕，⼈類的平均壽命便也逐年
下降，跌回了40歲。 

關於野豬，⼈類在傳唱的歌謠中知道這個⽣物：「古⽼的⼈類追逐著太陽
的腳步，以獵捕野獸維⽣，⼤地就是他們的家園。但漸漸地，⼈們厭倦了居無
定所的漂泊，他們選擇了⼀⽚肥沃的⼟地，讓⾦⿈的稻浪在風中搖曳。然⽽，
孤單的感覺揮之不去，他們便想起過去在林中⾃由奔跑的矯健身影。 

⼈類跑到山裡與荒原，懇求野豬與他們同住在⼀個屋簷下。野豬們感到疑
惑，越跑越⾼、越跑越遠。⼈類將野豬逼到懸崖邊，對牠們跪了下來，歌頌著
⼈類對野豬的愛，甚至已經為牠們創造了『家』的符號，有野豬活動的地⽅才
是⼈們⽣活的住處。野豬深受感動，甚至願意以⾁身供⼈類果腹。」 



⾗母⼤聲地歌唱：「我所深愛的⼈類啊，我已把壽命還給了你們，你們還
不相信我的存在嗎︖」 

⾗母⼀聲令下，讓機械⿃在⼈類的城市上空，彷彿在築巢⼀般，⽤奈⽶⾦
屬構成的骨架，築起了⼀道半圓形的保護膜。在⾗母的調控下，抵擋了輻射的
侵襲，並控制著宜⼈的溫濕度。⼈類紛紛朝著他跪拜，並不停地向機械⿃許
願。 

⾗母統整了⼈類的請求，在百年之後，發表了逃離末⽇地球的規劃。⼈們
暫時忘記了衝突，猿⼈與機械⼀起興奮地圍著⽕堆跳舞。⾗母派遣機械⿃，陪
伴⼈類在廣場上慶祝到午夜時分，才要他們好好地睡上⼀覺，隔天醒來便會收
到祂的贈禮。 

當⼈們睜開睡眼，廣場上果然停靠了艘山脈⼀樣寬廣的太空母艦。但⼈類
卻沒有興奮的臉龐，因為這艘母艦完全不似常規太空梭的造型。它更像是⼀條
稍有厚度緞帶，被外⼒翻轉後，內外顛倒，⾸尾相接。⼈類早已忘記他們曾為
這樣的形體命名為「莫比烏斯環」，⾃然也無法理解，如果在表⾯上⾏⾛的
話，卻可以無限制的繞圈，彷彿這是⾗母獨創的神聖結構。 

直到機械⿃開始歌唱，帶著⼈們參觀母艦內部，告訴他們裡頭搭載永續能
源的裝置，以及能夠像是膜⼀樣包裹⼈體的休眠艙。⼈類這才又點起篝⽕，慶
祝他們將在其他星球上永遠延續。 

可當機械⿃們帶著⼀個神秘的⽣物，緩緩⾛上舞台，⼈類又再次顯露出僵
硬的臉龐。 

那便是最初的⾗者，⼀個連⾗母都沒有賜予名字的⾗者。 
雖然有直⽴雙腳的⼈型外表，但那張詭異的圓筒狀⿐⼦，以及遮住雙眼的

寬⼤⽿朵，⼈們⼀⾒到便叫了出來：「是野豬啊，是野豬啊。」 
⼈類看⾒那形似「野豬」的⽣物正以雙腳站⽴，印象中的⽑⽪也已褪去，

連獠牙都已經被摘除。那⼀身粉紅⾊的肌膚，像是出⽣的嬰兒⼀樣滑嫩。筆直
的脊椎讓胸膛顯得寬闊，連⼿指都以分化成了五根。他的⼿臂與⼤腿上，都有
著鮮明的肌⾁線條。 

猿⼈迅速奔進了樹林裡，⽽乘坐機械的⼈們也紛紛逃離了廣場，不願靠近
太空母艦。⾗母雖然派遣機械⿃到處鳴唱，但已不再使⽤⼈類聽得懂的共通
語。機械⿃只肯吟唱旋律，並交由最初的⾗者詮釋裡頭的意涵。 



但⼈類始終不相信這個醜陋的⽣物，有資格作為⾗母在世間的化身，他們
寧願守著機械⿃，聽著它帶來⾗母的旋律。有些⼈甚至到處進⾏破壞，對著機
械⿃吶喊，要⾗母露出本體，親⾃給予他們祝福。 

最初的⾗者秉持著使命，耐⼼地向⼈群解釋：「⾗母雖然選擇永遠留守在
地球上，但仍會統整各艘太空母艦的狀況，安排最恰當的逃離路線。⼀有狀
況，不僅會調動最近的⾗者來提供協助，也會從地球派出機械⿃來守護⼈
類。」 

⼈類只是拿起⼯具到處敲打，⽤節奏來表⽰他們對⾗母的不滿。有些比較
激進的組織，甚至編造⼀套全新的故事，宣稱⾗母是毀滅世界的邪神，之前的
善意都只是在圈養⼈類，祂真正的⽬的只是想把⼈類從地球上剔除，好讓祂派
遣外表詭異至極的⾗者，佔領這養育萬物的地球。 

最初的⾗者聽到這些訊息，也只能搖搖頭。他感嘆，⼈類似乎在末⽇來臨
之際，更加放棄了歷經萬年演化⽽來的⼤腦。⼈類終究是低等智慧⽣物，總會
忘記⾃⼰身處在什麼樣殘破的環境中。那些會使⼈類的⽪膚冒出泡泡的污染海
⽔，就連裡頭的細菌都已⼤量死去：「可憐的⼈類看不⾒啊，那海底早已沈積
著⼀⽚的⽣物屍骨。」 

＊ 


